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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Y 村佤族土地使用

及其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韦 玮 白志红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云南 Y 村的田野调查，分析当地佤族土地使用变迁及其引起的社会文化变迁情况。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佤族地区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种植被橡胶取代，橡胶的引进促使私

人土地占有量开始出现两极化趋势，由此导致佤族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关键词］佤族 土地使用 变迁

Y 村是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下属的一个行

政村，地处东经 99°22′ ～ 99°26′，北纬 22°38′ ～ 22°

45′之间，位于该乡乡政府的西北面，东边与木古

坝相接，南边与班师村隔河相望，北边与曼亨村毗

连，西部与缅甸佤邦营盘、岩城两区山水相连，边

境线全长 12.3 公里。全村有 747 户，共 2390 人，

其中佤族 2303 人，占总人口的 96%，有 14 个村民

小组 （其中第 14 个村民小组为 2009 年新设），还

包括橡胶 1 队和橡胶 183 队，全村占地面积有

31.14 平方公里，各村民小组间的距离较远。①Y

村所在的阿佤山地区是佤族人民世代生活之处，

佤族人类起源传说的“司岗里”就在与其紧邻的缅

甸佤邦巴哥岱，仅距十余公里。当地气候呈垂直分

布，年平均降水量 2414 毫米，但是年内分配不均，

冬春干旱，夏秋多雨。

笔者于 2010 年寒假前往 Y 村做田野调查，

发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诱导下，Y 村土地耕种

从传统的粮食作物更替为经济作物，私人土地占

有量出现两极化的趋势。②本文主要分析土地使

用的变迁与当地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佤族土地使用的记载及相关研究

佤族属于濮系民族，是云南一个古老的民族，

在古汉文献中，对佤族这个族体的称谓有“望”、

“哈刺”、“戛喇”、“卡瓦”、“哈瓦”等，长期以来采用

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古籍《百夷传》中记载：“哈

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景泰《云南

图经志书》卷 6《腾冲司》说：“哈喇蛮者……巢居

山中，刀耕火种，多旱谷。”雍正《云南通志》里记

载：“戛喇、永昌、腾越内外境俱有之，耕种类阿

昌……居山巅，户不正出，屋迎山开门。迁徙无常，

不留余粟。”道光《云南通志》卷 87 引《他郎万志》

载：“卡瓦，……耕种杂粮以外，佩刀持枪捕猎为

食。”③由此，我们可知佤族先民长期居住在高山、

山林间，土地类型为山地、森林地带，以刀耕火种

的方式种植粮食，同时也采集狩猎。

目前关于佤族土地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尹绍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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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角中的刀耕火种

》，对佤族的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但其侧重的是

从佤族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来阐释刀耕火种的

合理性；④董淮平的《佤族传统生态观的当代解

读》，分析佤族传统生态观的内涵及其与当代人类

价值观的可通之处。⑤另外对土地和社会变迁的

研究，有杨雪吟、罗意关于拉祜族土地制度的《云

南澜沧拉祜西人土地制度与生计变迁》，认为土

地制度的改变导致了拉祜族刀耕火种生计方式

的衰落；⑥朱冬亮的《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

度》对我国福建省西北部的一个乡的村级土地制

度变迁过程进行全方位、专题性的研究；⑦张宏民

的《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揭

示了土地的社会象征意义。⑧从这些文献中我们

都可以看出，围绕土地，各地区都有一套相适应的

文化体系，若其土地制度和使用方式等发生了变

化，其相应的文化体系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对于我

们认识佤族的土地使用变迁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二、Y 村土地的使用及其变迁

（一）Y 村的土地资源

上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了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当时 Y 村“地处山巅，海

拔 1400 米。耕地尽为山地，耕地在寨子周围，位子

比寨址稍低。全寨共 407 户，1487 人”。⑨2001 年出

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中记

载：“Y 村所在的乡 1994 年末耕地面积为 8892

亩。”

至 2010 年调查时，Y 村茶叶 650 亩，茶叶的

面积达 18%，联营橡胶 2000 亩，橡胶总面积 2700

亩。当地村民的土地多为旱地、台地，且距离村寨

住地较远，要走一两个小时的路，有甚者更远，到

183 边界河（踏过此河即为缅甸），需要走两三个

小时的路程，直接导致对土地的管理不善，影响了

粮食产量。Y 村缺水，以 Y 村老寨子（现在的村民

小组第 6 组、第 13 组）尤为严重，若种植水稻必须

等到夏季蓄水。当地的土地坡度大，几乎无平坦的

田地，都是山地。

（二）Y 村土地使用及其变迁的具体表象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佤族地区仍然保持着

头人制度，传统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一直延续到

50 年代末，佤族人在山林中刀耕火种，采集狩猎。

50 年代民族大调查时期 Y 村佤族的土地已经大

部分属于私有，公有的土地仅有 4 块（分为同姓公

有地和几个寨公有地），土地私有的主要原因是人

口增加和外族的迁入。⑩土地改革时期，Y 村属于

直接过渡区 （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得到延续，土地属于

国家。“文革”时期 Y 村开始“农业学大寨”，大量开

垦水田、台地，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佤族人民将

山林的树木砍倒，放火烧毁，将土地上长期覆盖的

植被破坏后，开垦土地，山林变为台地，大片森林

被毁，整个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土质变得

疏松，土壤的含水量也降低了。新中国成立前 Y

村所在的乡没有水田，在政府的引导下，1994 年

水田已增至 1141 亩，旱地 7751 亩。輥輯訛80 年代初，

国家的土地承包制推广到阿佤山区，土地按一定

Y 村村景 （陈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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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划分到户，彻底改变了 Y 村佤族传统的农

村公社的土地制度。Y 村公社土地数量少，相对分

散、不集中，土质好坏不一，所以当时 Y 村根据土

地的条件不同按人口数，每人分到的土地大约是

0.5 ～ 1 亩，按制度每人分到的土地不够用，种出来

的粮食不够吃，于是人们开始开荒，以获得更多的

土地。

1． 土地的使用形式

Y 村的土地主要分为旱地和林地两类。50 年

代中期，亩产为 100 公斤到 150 公斤左右。輥輰訛在实

行包产到户时，Y 村随着人口的增多，人均用地锐

减，人们开始大量开垦山地。历史上，佤族的生计

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刀耕火种和狩猎采集，当大片

森林被开垦，传统的采集狩猎的场域逐渐消失，留

下的是大片被开垦的山地，这些山地坡度很高（坡

度约有 29° ～ 60°輥輱訛），由于植被已经遭到破坏，每

逢暴雨，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传统上佤族人民对土地进行轮耕，以使土壤

得以改良。从前是每 6 年轮耕 1 次，随着人口增

多，土地不够用，变为每 3 年轮耕 1 次。但是目前

轮耕越来越少，土质变得越来越差，导致粮食产量

不高。调查中当地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有的亩产仅

约为 80 ～ 100 公斤，比 50 年代的产量还要略低，

但是如使用化肥，亩产会在 200 公斤左右，水田可

以达到 300 公斤左右。

在田野过程中，当地村民 A輥輲訛给我们谈及他

家的土地使用情况：包产到户时土地是乡上、村上

分的，大约分了 30 年，家里人多，分了 3 块旱地，

每块大概是 3 ～ 6 亩。2010 年有旱地 17 亩和橡胶

20 亩，还有部分茶地，与包产到户时的土地数量

相比，增加的土地是自己开垦获得的。2007 年开

始种橡胶，种了 3 年，有 550 棵，2010 年打算再种

60 棵橡胶，除了种橡胶和茶以外，剩下的土地主

要用来种旱稻、小红米、包谷等。旱地轮耕，以前

（土地宽的时候）是 6 年 1 次，现在是 3 年 1 次，随

着人口增加，家庭的平均土地变少，轮耕的间隙时

间逐年缩短。包谷 3 月份种，旱稻 5 月份开始种，

旱稻、包谷、小红米混种，先收包谷（七八月份收

获），然后收稻谷，最后收小红米，小红米 11 月份

收，10 月份还可以种冬包谷。一般情况下，种 1 亩

旱稻地撒 10 斤谷子（种子），1 亩小红米地撒 3 斤

（种子），1 亩包谷地撒 5 斤（种子），2010 年打算撒

80 斤谷子（种 8 亩旱稻）。家里还种木薯、瓜、花生

等，2009 年开始种花生，面积有 5 分地左右大，

2010 年 3 月份又要开始种花生。

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中，Y 村的土地耕种

存在两种形式———个体经营和合种，个体经营以

户为单位，自己耕作自己的土地，或借种他人的土

地，或借村寨公有地耕种；合种一般是两户或多至

十余户合种一块土地。輥輳訛目前在 Y 村仍然存在合

种的情况。

例如村民 B 和 C 有亲戚关系，B 是 C 的姐夫，

C 在 Y 村 12 组的后山上有 10 亩左右旱地离家最

近，而 B 的所有土地离家都有几公里，因此他们共

同种这块土地，旱稻种子由双方出，一起劳动，收

获时平分粮食。B 家有 1 头水牛用以犁地，不附加

任何形式的补偿。

合种形成原因，主要是个人没有土地、自己的

土地不好耕种或家中缺乏劳动力。同时，在 Y 村

换工的形式也比较常见，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和

亲戚朋友换工耕种土地，如甲今天去乙家帮忙耕

地，乙明天到甲家帮忙耕地，这是建立在友好互助

关系之上的。村民 D 家由于孩子较小，劳动力不

足，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里，有几天时间他家都是

在和亲戚换工劳作。

2． 土地耕种作物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Y 村种谷子、小红米、豆子、荞

子、木薯，8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

引起政府和群众的重视。1992 年 Y 村所在乡粮食

种植面积为 28498 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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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经济作物主要包括花生、油菜籽、甘蔗、瓜菜

等。輥輴訛90 年代以来政府开始在佤族地区推广橡胶

种植，派技术员指导村民种胶，橡胶等经济作物开

始取代传统农作物。在政府引导和市场经济的影

响下，从 2000 年开始，橡胶产业在 Y 村得到发展，

大部分土地都种上了橡胶，还出现了将原来种旱

稻、包谷等作物的土地改种橡胶的情况。

由于橡胶的成长期很长，目前 Y 村的橡胶树

只有少部分可以割胶，短时间内橡胶没有给当地

的佤族人带来经济利益，而是加重了他们的经济

负担，特别是一些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橡胶

的村民，多数只能买粮食吃。

如村民 E（女）家的一些旱地改为橡胶地后，

自家粮食不够吃，需靠卖橡胶挣钱买吃的，家里有

30 亩橡胶地，零散种有一些小红米、水稻、旱稻。

村民 F 家土地使用情况如表 1 所示，以前种

植的都是传统农作物，但 2003 年后全部改种经济

作物橡胶。

村民 G 家里种橡胶的旱地以前种玉米、稻

谷、小红米，橡胶是领导让种的，并派了技术人员

进行指导。现在粮食不够吃的时候，G 家就和别人

借，发了补助，就用来偿还。村民 J 家现有水田 1

亩、旱地 4 亩、橡胶地 20 亩、茶叶地 1 亩，以前用

来种旱稻的台地改种橡胶了，种的粮食也不够吃。

如村民 H 所说，合作社时期，不分地，是大家

一起去种地，以前土地很多，地多的时候除了种地

还要放牛，而现在土地变少了，家里不种地，种橡

胶了，平常吃的粮食用国家的补助购买。

目前可以说橡胶作为经济作物已经成功进驻

Y 村，未来它可能给 Y 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这

无疑令人欢欣鼓舞，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Y 村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适合种植橡胶，只有低热

河谷地带才能耕种，在不适宜的地方种植橡胶将

得不偿失，同时放弃传统粮食作物的耕作，引发了

粮食短缺问题。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可以

通过现金从其他地方购买，但是橡胶的收益目前

在 Y 村还不明显，而且橡胶种植能否给所有当地

人都带来经济收益还不得而知。经济作物取代佤

族人传统的粮食作物，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如下面

将要谈到的私人土地占量的两极化趋势。

3. 耕地面积的变化

历史上 Y 村周围是大片森林，土地多为山地，

随着合作化的开始，人们开始开垦新的土地，森林

面积锐减，佤族传统的用来补充粮食的野菜和猎

物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当地 1983 年开始实行大

包干（土地承包责任制），随着人口日益增加，耕地

不够用，粮食不够吃，开垦荒山的步伐加快，直到

2003 年开垦土地才基本结束，Y 村周围可以开垦

的土地基本都被开垦，林地面积变小，旱地、台地、

水田面积增大。期间，按照当地传统，村民所开垦

土地，都归自己所有。2005 年国家开始倡导退耕

还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并进行林权改革，这才使

Y 村的森林面积得到有效的保证，同时常用耕地

面积相对稳定下来。但由于 Y 村属于山地地形，

六七月份的暴雨季节，多有泥石流冲毁田地的情

况发生，耕地的略微增减普遍存在。据统计，1992

年 Y 村所在乡年末耕地面积为 10486 亩，1994 年

年末耕地面积为 8892 亩。輥輵訛两年之间减少近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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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村民 F 家土地使用情况

时间

包产到户前

包产到户时期

2003 年至今

土地面积（亩）

21
25
15

种植作物种类

稻谷、小红米

稻谷、小红米、包谷

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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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土地，尽管这一数据有待商酌，但是根据调查，

Y 村的确存在耕地减少的情况，Y 村村公所公布

的 2009 年年末耕地面积只有 3000 多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占有量的多少象

征着是个人财富的多少。我们了解到 Y 村私人土

地占有量有增有减。

一是私人土地占有量增加的情况，其中有自

己开垦荒地获得的土地，也有通过烟酒“讨”来的

土地。輥輶訛村民 L 家土地变化情况如表 2 所示。他们

1983 年才分到 2 亩旱地，1987 年自己开始开垦土

地，至 2010 年家中有茶地 4 亩，水田 6 亩，橡胶地

100 亩左右（3000 多棵）。小部分橡胶地是人家开

荒所得，大部分是向当地村民借种的。借种的土地

中有一些是通过烟酒“讨”来的，另外一些是和别

人签订50 年土地租用合同取得的。

二是私人土地占有量减少的情况。据当地村

民说，1997 年以前土地还很多，后来被橡胶公司

占用种橡胶，现在没有足够的土地种粮食，同时很

多村民到橡胶公司打工，也没有时间耕种自家粮

田，粮食不够吃，必须花钱买。

村民 M 家有 6 亩水田，收 3000 斤粮食，1983

年开始分地，分到 20 多亩旱地，现在自己没有旱

地，旱地送给儿子种橡胶（有 1500 棵），还送给侄

儿子 3 亩旱地，橡胶公司拿了15 亩种橡胶，是乡

上、村上的人说要的，“觉得自己的土地是被县上

和乡上要的，没有办法，亏大了，但是也不知道怎

么办”。

如上文提到的村民 F 家，包产到户前家里有

21 亩土地，包产到户时家里有 25 亩土地，种旱

稻、小红米、包谷，现在只有 15 亩，全部种橡胶，和

包产到户时相比，减少的土地是在自己外出工作

时被他人占用的，被占用的土地至今没有说法。

在 Y 村，除包产到户所分土地外，村民增加的

土地多是自己开垦所得或“讨”得，按照国家的相

关规定，可以称之为“黑地”，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

规来确定土地承包使用权，这种“黑地”在 Y 村会

按传统给以归属。輥輷訛2010 年 9 月，Y 村所在的县换

发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当地人称之为“土地卡”，上面详细记载了个

人拥有土地的数量以及土地的具体位置、类型，这

在法律上保证 Y 村每户家庭的土地承包使用权。

一位佤族老者开心地说：“有了这个，别人就抢不

了我们的土地了，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土地卡

无疑化解了 Y 村一些相关的土地纠纷问题。

土地承包使用权有了法律的规范，但是 Y 村

的土地流转问题并未得到重视。如个案中提到村

民“觉得自己的土地是被乡上县上要的，没有办

法，亏大了”，目前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 Y 村的土

地发生流转，大部分农民的土地被租种橡胶等经

济作物，产生了私人土地占有量的两极化问题。在

Y 村存在着联营橡胶，村民出土地，帮忙管理，橡

胶队每月按劳发工资，但是在调查中村民 F 的妻

子就曾抱怨：“我们给人家干活都是白干了，拿不

到什么钱，大部分的钱都是被橡胶队上面的人拿

表 2：L 家土地变化情况

包产到户，村上所分土地

开垦荒山获得土地

开垦荒山、借种土地，原来的 2
亩旱地也改种橡胶

人口数

（人）

2
3

5

旱地

（亩）

2
2

水田

（亩）

6

6

茶地

（亩）

4

橡胶地

（亩）

100

1983 年包产到户

1987 年开始开地

2010 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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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我们冤枉拿出土地。”国家的法律法规明确规

定允许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鼓励集中发展经

济，但是在流转过程中如何保证利益合理分配、保

障村民的正当利益尤为重要。如目前在西双版纳

部分种植橡胶的地区，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出现

了利益矛盾，外地老板最初以低廉的价格租地种

橡胶，但是随着橡胶不断升值，经济利益分配不合

理，矛盾就产生了，发生了撕毁合同的事件。土地

流转问题在 Y 村同样也存在着隐患，如何保证租

种土地者双方的利益，值得当地政府高度关注。

（三）Y 村社会文化变迁

1． 对土地鬼神观念的变迁

Y 村佤族信仰鬼神，号地輦輮訛和耕地的过程中

伴随着各种仪式（“做鬼”）。在号地建房的时候，要

先用芭蕉叶包上家里相应人口数量的米粒，如家

中有 3 人就放上 3 粒米，再用石头把包有米粒的

芭蕉叶放在要建房用的土地上，第二天去查看，如

果米粒完好无损，证明该处可以用来建房，否则不

能建房，不然人居住在建好的房屋里会有灾祸。

“Y 村佤族在土地的耕作中，许多事物都需要挑选

吉日进行，如新年里的第一次下地、播种、烧地等，

用 9 天循环记日方法，佤族人将传统历法与阴历

结合算日子，一般选择阴历的单数日子，如果用传

统历法算日子，则不同姓氏选择不同的日子，一个

寨子里有不同的姓氏，每个姓氏都有本姓氏吉利

的日子。而播种的时候，除了算日子外，村民还会

听小米雀的叫声，通过听小米雀的叫声来判断吉

凶。如果叫声平缓均匀，表示吉利，下地播种会获

得丰收，但是叫声若短暂而急促，就不适宜下地，

此时若下地播种，粮食收成将会受到影响，庄稼会

生病或遭受虫灾鼠害等，严重的话，还会给家人带

来灾病。”輦輯訛同时若地里的庄稼不好或者遭受虫

灾，也会通过“做鬼”来消除灾祸。土地里面有鬼

神，这是传统的佤族人所坚信的。

但是现在土地用于种植橡胶，当地人更在乎

拥有更多的橡胶树，逐渐放弃对传统的粮食种植

的这一套仪式和禁忌，同时为方便照看橡胶，在橡

胶林旁边搭建房子，也不再重视号地了。可以说，

人们对种植橡胶的经济利益诉求开始超过了对土

地鬼神的信仰。

2． 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

佤族传统上的生计方式有刀耕火种、挖锄撒

种，刀耕火种是在长满树木茅草的土地上，把树木

茅草砍倒、晒干、放火烧光，不犁不挖就点种；挖锄

撒种是将茅草树木砍倒、烧光，然后用锄挖或牛犁

松土，再撒种。輦輰訛这两种耕作技术并不仅仅是放火

烧地或使用犁、锄，其核心是一套土地轮作技术，

让土地的使用松弛有度，这是佤族人民智慧的结

晶。通过这些技术，他们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土地，

而且能够保证人口与土地面积的比例一定，从而

维持生态平衡，但因其产量很低，被一些调查者和

政府官员视为落后的象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国

家土地制度的改变，Y 村佤族粮食生产方式如今

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挖锄撒种的耕作方式仍然

存在，但是传统的轮耕技术被放弃，土地几乎不再

轮休。特别是化肥的使用，尽管增加了粮食产量，

却降低了土壤质量，很难可持续发展。橡胶种植的

引进，更是打破了传统的生计方式，传统粮食的种

植被经济作物取代，花钱买粮食吃可能成为当地

的一种趋势。除刀耕火种外，狩猎采集也是佤族重

要的生计方式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大批山

林因开垦被毁坏，佤族传统上用来补充粮食的野

菜和猎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 Y 村以前能在村

寨周围找到的补充粮食的野菜已经很少了，很多

年轻人都不认识野菜，每年七八月份缺粮时，一些

贫困家庭就只能靠国家的救济为生，自身基本没

有应对能力。佤族传统上的狩猎采集在土地使用

的变更下被割裂，同时一些传统文化也在逐渐发

生改变。

佤族人爱酒，不可一日无酒，在家里、在田里

“ 他 者 的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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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或者在路上走，都可以看到 Y 村佤族人喝酒。

用小红米酿的水酒是佤族人家家户户必备的，也

是佤族文化中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现在 Y

村的情况是，很多人将原来种植小红米的土地改

种橡胶，以期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由于小红米的

产量减少，传统佤族小红米酒开始用荞子、稻米等

替代物来酿制，从而逐渐失去了它蕴含的传统文

化的涵义。改种经济作物后，佤族的一些传统土地

耕种的历法传承也被打破，在调查中，Y 村能用佤

语准确叙说佤族农耕历法的人也仅有一两位。

3． 土地互助观念的变迁

土地在佤族人的心中是很重要的，用当地人

的话说，就是“没有土地，就没有粮食，就没有鸡、

牛、猪，就没有生活的来源”。在调查中，当问及当

地一个读初二的女孩子毕业后干什么，她的回答

是回家种地，她认为土地是一辈子的事；部分外出

打工的青年人也认为，打工是暂时的，只有种地才

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有饭吃。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当地人对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土地变得越发

珍贵。

在佤族的传统里，土地对佤族人很重要，但是

人情对他们更重要，酒是佤族人表达人情的重要

载体。通过酒“讨”地，实际上是一种借种土地的

行为。在 Y 村，如果自己没有地，亲戚朋友家有多

余的土地，只要提上几瓶酒到亲戚朋友家，和他们

一起喝，然后向他们“讨”几块土地，种上几年都是

可以的，长期耕种的话，土地的占有就发生了转

移，因为佤族人很讲人情，土地的占有通常都会以

这样的方式转让给亲戚朋友，这更多的是一种互

助行为，并没有附带多少经济代价。例如在 Y 村

10 组有一户村民 （居住在 L 家旁边 20 米处），家

中的土地都是以烟酒作为交换给了别人使用，现

在家中已经没有耕地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原

先在人少地多的佤族地区通过烟酒“讨”地就可以

实现土地占有的变更，现在开始发生了动摇。在 Y

村佤族地区，经济利益关系开始超越人情关系，集

体互助的观念被打破，一些人开始追回被“讨”走

的土地，“讨”走的土地处于两套话语权的夹缝，这

样的土地使用权在得地者和失地者之间游摆，界

于利益和人情之间的挣扎，冲击了当地佤族传统

的人情观念，使他们更趋向于市场经济。

4. 土地占有观念的变迁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你必须首先知道人

类是怎么样使用他的土地；怎样使得民间传说、信

仰和神秘的价值围绕着土地问题起伏变化；为土

地而斗争，并保卫它；懂得了这一切之后，你才能

领悟那规定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律权利和习惯权利

体系。”輦輱訛

毫无疑问，马氏像许多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

在分析所研究文化时使用了西方的土地观念，认

为土地是所有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事实并

非如此。在佤族人观念中，对民族生存和发展起着

最至关重要作用的并非土地，而是森林。輦輲訛佤族早

期生计方式以刀耕火种为主，建立了一整套轮耕

制度，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是流动的，没有形成私人

占有固定土地的观念。新中国成立后，在西盟实行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建立了生产资料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与之前轮耕制的土地共同使

用的观念比较吻合，政策推行平稳顺利；上世纪

Y 村橡胶林 （陈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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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极大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劳动生产率有显

著提高，但是在佤族地区，这一效果并不明显，因

为佤族人习惯了共同生产，即使田地下放为家庭

所有，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未因此提高，还是延续

以前的生产方式。据当地人回忆，实行大包干后，

村里人均分到 0.5 ～ 1 亩土地，以当时的土地生产

率来算，每亩土地产出旱稻 100 公斤至 150 公斤，

这么少的土地根本无法保障生计，可见当时下放

土地在当地只是个形式。在这一阶段，人们对土地

的产权问题还处于无意识状态。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2000 年前后。橡胶作为

经济作物引入佤族地区，从此佤族的土地观念进

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时期。橡胶的种植使佤族

土地的市场价值成倍增长，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

少数人意识到土地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开始利用

土地牟利，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

些传统的转让土地的形式仍然起作用，比如“讨”

土地或借种土地。这样，少部分人开始利用传统习

俗通过较低的代价获得土地，造成土地的集中，于

是私人土地的占有量开始出现两极化趋势。

私人土地占有量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地

产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橡胶引进之前，土地

的功能仅限于种植粮食，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粮

食产出与现金收入没有直接关系。当橡胶引进之

后，土地产出增加，收益可以直接兑换为现金，人

们看到了土地的另外一种价值，有能力的人开始

兼并土地，土地的两极分化从此开始。

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心的生计变迁，必然

引起社会文化多层面的变迁。”輦輳訛在市场经济的

推动力下，Y 村土地耕种从传统的粮食作物更替

为经济作物，土地产出的经济价值变大，其生计

方式也相应改变，这些都影响到佤族传统的社会

文化。

三、Y 村土地使用及变迁的一些思考

Y 村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国家的投入力度是

相当大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Y 村缺

水，2006 年国家在当地投入 250 万元建水库，从

25 公里外引水，将自来水安到家家户户门口，可

是仅用 1 年，就废弃了，原因是村民没有钱交自来

水费，村民认为以前用水都不用花钱，还不如以

前。

Y 村土地多为旱地和台地，山地坡度较大，水

源缺乏，土地利用率低，而且耕地离居住地较远，

不善管理，粮食产量不高，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

为摆脱贫困，在国家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当

地传统种植的粮食作物开始被大量橡胶取代，导

致目前村民食用的粮食得不到保证，同时导致佤

族传统的围绕土地的鬼神文化、生计方式发生改

变，经济利益冲击了 Y 村传统的土地互助文化，失

地者和得地者对土地占有持两套不同的解释，一

旦 Y 村所有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受巨大经济利

益的驱使，失地者和得地者之间的矛盾有可能激

化，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另外 Y 村历史上一

直就水源不足，而橡胶的吸水能力极强，种过橡胶

的土地基本上不可能再种粮食了，当地的自然环

境必然会因此受到影响。

目前 Y 村仍然作为贫困村，是国家重点扶持

的对象。上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根据当地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輦輴訛但是

由于当时受佤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不愿意接

受外来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导致 Y 村依然贫困。

目前橡胶种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被成功引进，这

无疑是一种夹杂在被动和主动之间对他文化的接

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是通过简单的效仿手段来发

展？贫困问题，是不是仅仅与经济相关？我们是不

是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它的文化因素？

“ 他 者 的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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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Y 村佤族土地使用变迁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

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在人为改变土地使用的过

程中，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佤族传统的土地使用的

一套知识体系的深刻内涵，不能单方面用经济来

衡量土地使用是落后还是先进，不能仅为促进经

济发展而破坏佤族传统的社会文化，这样有可能

导致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文化是一个体系，如同生

态链条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橡胶经济是否就一

定能在根本上改变当地佤族的经济状况？变迁在

民族文化中是一种常态，但是变迁带来的影响会

有两种情况———或好，或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

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如何将变迁引向

良性的循环，必须要结合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

在“自有的文化”和“函化的文化”中间找到一个变

迁的平衡点，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佤族传统土地观念与当地所有权规范问题研

究———以西盟佤族自治县岳宋村为例”（项目编号

2010J027）及云南大学“211 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的族

群关系”子项目 （项目编号 21131011-20017）成

果。感谢 2010 年参与 Y 村田野调查的老师和同

学，以及范可教授给予本文的帮助。

注释：

①本文凡未明确出处的材料，均系本次田野调查所得。

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部分当地人表现出对数字的不敏

感，数字的表述不准确，本文中的调查数据虽均核查所

得，可以作重要参考，但不能视为绝对值。

②我们一行 7 人参与了田野调查，其中还包括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陈兴艳、李林、陈浩、李文钢和王

晨娜。

③转引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

耕火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 ～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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